
楔子 支家女眷去投親 

支家女眷及僕婢十數人，乘著兩輛馬車，風塵僕僕地進城了。 

後頭的馬車上坐著支家主母趙嫻，她十六歲的女兒支希鳳，貼身嬤嬤周娘子，還

有支家的養女卞秀妍。 

每個人都安安靜靜，面上雖無表情，眼底卻有著複雜的情緒。 

她們偶爾會偷偷地瞄向秀妍，而她……面無表情，眼神有點放空，像是神遊到什

麼不知名的地方去了。 

支希鳳幾度想開口說些什麼，但話到嘴邊又抿住了唇，秀眉一蹙，輕嘆聲自那兩

片櫻紅的唇瓣間溜出。 

趙嫻這趟說是要回娘家省親，可進城後卻只在娘家短暫停留一個時辰，便拉著馬

車往遠房表姊金玉娘的家去了。 

馬車緩緩地穿過一條又一條佈滿濃蔭的街道，朝著西大街的樓府而去。 

過了一座青石橋，再往前不久便來到西大街上的樓府，樓府深宅大院，掩映在樹

海之中，難窺其內。 

在正門遞了拜帖，不久後樓府的僕人便敞開通往後院最快的西側門迎接，並將趙

嫻一行人請往後院。 

樓家在滋陽可非尋常人家，樓家祖上原是鄒城出身，來到滋陽依親後學做茶馬買

賣，因而發家致富，雖多處置產購地，卻定居滋陽。 

因早年從事茶馬交易而結識許多胡商，也讓樓家成了關內關外大宗交易的貿易商，

買賣交易的品項繁雜豐富，應有盡有。 

樓家在兗州養馬，還有數百畝的棉花田及煤及鐵礦場，養活了不少貧農窮工，樓

家仁厚，對於在自家馬場、礦場及田裡做事的工人十分照顧，還辦學教育農民及

工人的子女，助他們改變階級複製的命運。 

如今當家管事的是第三代的樓學文，但真正做決策的已是第五代的樓宇慶。 

樓學文當年為了跟官家做買賣打交道，遷居京城，如今早習慣了京城的生活跟氣

候而選擇長住，尚未婚配的樓宇慶則是為了育馬而在京城跟滋陽及兗州之間來去，

一年裡有半年跟祖父在京城生活，半年則給了在老家的娘親。 

進到後院，金玉娘已在大花廳裡候著許多年不見的趙嫻，樓府的僕婢們也已快速

地備上了茶點。 

「好姊姊，別來無恙。」趙嫻一見金玉娘便熱絡地迎了上去，即便距離她們上次

見面已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嫻妹別來無恙，家裡都安好？」金玉娘一身樸素，身為樓家主母的她身上頭上

也沒什麼足以顯擺的頭面首飾。 

「託姊姊的福，都好。」趙嫻說著，轉身拉上了支希鳳，「這是希鳳，姊姊還記

得不？」 

金玉娘蹙眉一笑，「上次見面時她還是個三、四歲的娃兒，如今都不一樣了。」 

「希鳳，還不趕緊叫人？」趙嫻摧著。 

「希鳳向姨母問安。」支希鳳雖行禮如儀，卻是有點被動。 



金玉娘溫柔笑視著她，不以為意，只想著或許是因為生疏或是害羞。「真是可人

兒，幾歲？許婚了嗎？」 

「十六了，還沒婚配。」趙嫻說。 

「該是時候了呢！」金玉娘說著，注意到站在周娘子身邊的秀妍。 

周娘子原是趙嫻的陪嫁丫鬟，年紀還大上趙嫻三歲，趙嫻將她視如姊妹，後來還

給她覓了門親。 

可她福薄，幾年時間丈夫便沒了，婆家人口繁雜，她丈夫上有兄下有弟，孩子又

生了一窩，不差她兒子這個孫子，對他們母子倆並不重視。 

周娘子性子也強，不是個好拿捏的，便帶著兒子投靠從前的主子趙嫻。 

趙嫻本就與她有情誼及情分，自然見不得她日子過得憋屈，於是便收留了周娘子

母子二人，這十幾年來對她十分信任及重用，後院裡的事幾乎都交給她處理，鮮

少過問，此次回滋陽不只帶著周娘子，連她的兒子元榮也帶上了。 

金玉娘識得周娘子，卻不識得旁邊看著說是婢女卻又不似婢女的秀妍，只見她睜

著兩顆亮晶晶的眼睛，好奇得像是從沒見過這世界的初生之犢般，眼珠子轉來轉

去地到處看。 

可她也沒多問，只是問起趙嫻此次回滋陽是為了何事。「嫻妹怎麼突然回來了？」 

趙嫻輕嘆一口氣，「前些日子我不斷夢到已逝多年的娘親，心裡很不踏實，身子

又不大好，就想著回家來住一陣子，為先父母祈求冥福，也順便養養身子……」 

「原來如此。」金玉娘溫婉一笑。 

「話說……」趙嫻話鋒一轉，試探地問：「不知道姊姊可知這城裡有什麼地方可

容下我們主僕十幾人？」 

金玉娘微怔，「妹妹不回趙家住下？」 

「不瞞姊姊，咱家裡幾十年來地兒就那麼大，可人口卻越來越龐雜，已沒有多餘

的院子容下我們。」她說著，輕嘆一聲。 

金玉娘想也不想地道：「那就在我這兒住下吧！」 

「咦？」趙嫻眼底藏不住喜色，卻又作態，「這樣可是打擾了姊姊的清靜？」 

金玉娘唇角一勾，「說什麼打擾，我待會兒便交代管事給你們挪個院子住下。」 

「謝謝好姊姊，那我可就不客氣了。」趙嫻等的就是金玉娘開這個口，樓家人豪

氣，嫁進樓家的女人也爽利極了。 

「對了，」趙嫻打探著，「令郎呢？他不是在滋陽嗎？」 

「回滋陽大半個月他都在兗州，十幾日沒回來了。」金玉娘笑嘆著，「明年又是

兩年一次的軍馬揀擇，他都在馴馬。」 

「原來如此……」趙嫻說著，有點可惜及失望。 

第一章 我的志願是馬醫 

支家在京城做的是茶葉買賣，也是富賈門第。 

秀妍跟支家未沾半點親，之所以進到支家全是因為她的父親卞文獨。 

卞文獨是名大夫，亦是支家獨子支希佐的救命恩人，卞文獨死後，支開文為了報

恩，二話不說地收養了秀妍，那年她才七歲。 



七歲那年進到支府時，支府的庭院深深便驚壞了從小住在小宅子裡的她，而如今

看見這樓府，支府可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樓府高牆深院，府內不只有庭園，還有幾座吃酒品茗的樓閣，高聳的大樹錯落矗

立著，處處可見林蔭，府內僕婢如雲，還有高頭大馬的護院們來回穿梭，可真是

讓支家人大開眼界。 

金玉娘給支家女眷及僕婢們挪出的院子也不隨便，獨立於府邸西邊的院子裡有個

小廚房、澡間，大房兩間，小房四間，讓他們主僕十餘人住起來綽綽有餘。 

院外有一座庭院，與主屋後院亦有合宜的距離，讓支家人保有隱密及舒適。 

稍晚，金玉娘還差人給他們送來豐盛的晚膳跟點心。 

分配房間時，秀妍分到了邊上的一間小房間，旁邊便是廚房跟澡間。 

在來的路上，為了挑捷徑而遠離官道的他們走進偏僻的峽谷，然後遇上經過的馬

匪，馬匪看他們是商家女眷，不只劫了財還想擄人勒贖。 

在那萬分危急的當下，周娘子一把抱住秀妍，喊得撕心裂肺地，「別！別帶走我

家小姐！」 

馬匪頭兒一見，立刻將秀妍給拉了去，要他們十天後拿真金白銀來贖人。 

趙嫻本想著進了城再讓娘家兄長去與馬匪交涉，可周娘子認為馬匪凶惡，秀妍應

是回不來了，再說，被馬匪劫了去的姑娘就算活著回來也與死無異，還不如當是

緣盡了，回頭跟支開文說她路上染了惡疾死了，還能保她清譽。 

秀妍七歲進支家，趙嫻也算是她半個母親，自然是放不下的，可也覺得周娘子說

得有道理，內心很是痛苦掙扎。 

沒想到隔天灰頭土臉、一身狼狽的秀妍出現在支家一行人歇腳的茶亭外，嚇壞了

所有人。 

沒人問她怎麼回來的，她也沒說，大家心照不宣，彷彿這件事情不曾發生般，但

它像是一根烙鐵，在大家心裡烙了印子，尤其是趙嫻、支希鳳及周娘子。 

趙嫻心裡有愧，但護著親生骨肉也是人之常情。 

對於母親及周娘子犧牲秀妍之事支希鳳不能諒解，可想起被馬匪擄去後可能的遭

遇，她又慶幸著自己全身而退，為此她內心糾結。 

至於周娘子，她認為支家養秀妍十年，報恩也是應當，她一點都不覺得罪惡，反

倒因自己當時機智護主而沾沾自喜。 

秀妍是平安回來了，但每個人都覺得她廢了、毀了、汙了，這一路上，所有人都

避著她，連跟她對上眼神都怕，就連那不自覺心虛的周娘子都不禁迴避著。 

還看著她、甚至是「盯」著她的，只有周娘子的兒子元榮。 

她不在乎大家對她視而不見，相反地，她覺得這樣很好、很自在，讓她有足夠的

時間去面對及觀察她所處的新世界，而不必耗費心神去應付或侍候誰。 

夜裡她睡不著，起身著衣走出房間。 

院裡靜悄悄地，擔心驚擾到其他人，她輕手輕腳地走出院子，在小院周圍的庭園

走動。 

九月了，夜裡的空氣沁涼甜美，她站在一株不知名的大樹下深呼吸著，胸口填滿



了讓人心曠神怡的氣息。 

突然，有人抓了她的肩膀——  

她猛地轉身並退後兩步，看著站在她面前的元榮，他是什麼時候跟出來的？ 

「夜裡不睡，妳在這兒做什麼？」元榮的兩隻眼睛在她的臉上及身上游移。 

她秀眉一擰，「我有必要告訴你？」 

她的反應讓元榮愣了一下，露出狐疑的表情。「妳這丫頭是中了邪不成？像吃了

炮仗似的。」 

是啊，她合該跟從前一樣怯懦畏縮，一副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的孬樣，才不像是

中邪吧？ 

「別煩我，我想一個人靜靜。」說著，她轉身想走。 

「慢著。」元榮再一次扣住她肩膀。 

她抖開他的手，轉身直視著他，眼神不悅且強悍。 

迎上她那不馴的眼神，元榮冷哼一記，「妳拿什麼翹？也不想想妳這身殘破的身

體，大家躲著妳都來不及，我肯碰妳那是妳的福氣！」 

「殘破的身體？」她蹙眉嗤笑，不以為然，「我四肢健全，連根手指頭都沒少，

什麼殘破的身體。」 

「妳讓馬匪擄去了還不破？」元榮的眼神及言語都充滿了羞辱及嘲笑，「說吧，

妳讓多少男人碰過了？」 

秀妍冷眼看著他，像看著一隻蟲子似的。 

「你這可悲的傢伙，回去找你娘親吧！」語罷，她再度轉身。 

她的態度激怒了元榮，他伸出手，一把抓住她的肩膀，「不准走！」 

秀妍扣住他的手腕，借力使力，一個過肩摔，輕輕鬆鬆地就將他摁在地上。她一

腳壓著他的背，一手摁著他的臉，他想掙扎，臉便在地上磨擦。 

「啊……啊，妳放開！」他疼得哇哇大叫。 

她摁著他的頭，用手掌羞辱地拍打他的臉，在靜寂的夜裡特別的清脆響亮。 

「如果你不想讓這張醜臉更醜，最好離我遠一點。」她語帶威脅，「我就算跟豬

狗牛馬羊睡，也不跟你睡，你聽見了嗎？」 

「妳……妳敢！」元榮動彈不得，卻還虛張聲勢地，「要是我跟我娘說，妳就—— 」 

「嘖，你這臭媽寶。」秀妍一臉不屑又不悅地，壓著他的腳稍稍用力。 

「啊……啊！」元榮疼極了，哇哇大叫，「快鬆開！」 

「你不知道什麼是媽寶吧？」她笑問著他，「就是像你這種仗著娘親得勢就盛氣

凌人，被教訓了又只會找娘親哭的傢伙。」 

元榮疼得眼角都噴出淚花了，「卞秀妍，妳、妳死定了……」 

她挑眉一笑，「我早就死過了。」她重重地往他腦袋瓜上拍了一記，然後起身。「我

可是被馬匪擄過的女人，你最好別惹我。」她輕拍衣衫，轉身離去。 

元榮艱難地從地上爬起來，臉頰都磨花了，他摸著自己刺痛的臉頰咒罵著，「秀

妍，妳這個小賤人，走著瞧！」 

說完，他拖著腳步離開，消失在夜色裡。 



林蔭深處，有個高大的身影走了出來。 

月色照在他那顆光潔的腦袋上，映得他腦門發亮，他望向秀妍及元榮相繼離去的

地方，嘴角不自覺地揚起。 

「少爺？」巡夜的護院老葛自他身後靠近，「這麼晚回來？」 

「嗯。」他輕輕頷首，「剛才我看見兩個生面孔。」 

老葛微頓，「喔，有客人在府裡住下。」 

他微揪起濃眉，「什麼客人？」 

「是支家主母帶著千金跟幾個僕婢。」 

他頓了一下，唇角一勾，「喔！」 

 

 

「唉呀！我的老天爺！」一早，周娘子見著元榮一臉傷，心疼驚叫著，「這是怎

麼回事？」 

「娘，我……」元榮一臉委屈。 

「你的臉是怎麼弄成這樣的？」周娘子捧著他的臉，急得眼淚都快蹦出來了。 

「是……是秀妍。」他說。 

聞言，周娘子陡地一震，瞪大了眼睛，「秀妍？」 

「嗯。」元榮可憐兮兮地，「昨兒夜裡秀妍來敲我房門，說有話跟我說，誰知道

我們到了外頭一處隱密處，她突然對我投懷送抱，想跟我好，我不肯，她竟像是

瘋了似的攻擊我，我憐她是個女子，又被馬匪糟蹋過，也不好還手，就……」 

「那賤人！」周娘子未等元榮把話說完已咬牙切齒，「看我不撕了她！」語罷，

她衝出門外大喊著，「卞秀妍！卞秀妍！妳這個不要臉的小賤人給我出來！」 

周娘子在院裡大呼小叫，立刻引來所有人的好奇及注意，大家站在邊上，疑惑地

瞧著。 

此時，聽見她嚷嚷的秀妍慢條斯理地從小房間裡走了出來——  

周娘子一看見她便立刻衝了上去，一把拽住她的手，惡狠狠地瞪著她，「妳這不

要臉的小賤人居然敢勾引元榮，還將他打傷？」 

秀妍秀眉一挑，一臉不可置信地看著她，再看看那心虛得不敢直視她的元榮，然

後哼笑一記。 

「我勾引他？」她無畏地直視著周娘子，「他糾纏了我那麼久，我可從沒瞧上他。」

她撥開周娘子拉扯著自己手臂的手，眼裡迸射出倨傲凌人的精芒，「昨晚是他想

佔我便宜，又屢勸不聽，我才動手修理他的。」 

「什……」周娘子意識到大家都站在邊上看著聽著，惱羞成怒道：「妳滿嘴胡說！

我看妳分明是身子破了，想賴著我家元榮！」 

聽著，秀妍噗哧一聲地笑了。 

見她笑，周娘子氣急敗壞，狠狠地搧了她一巴掌。 

吃了一耳光，秀妍惡狠狠地直視著她。 

迎上她那彷彿要吃人般的目光，周娘子心頭一驚，卻還是張牙舞爪，「妳那是什



麼眼神，妳也想打我不成？」 

秀妍摸摸熱辣的臉頰，放了一口氣，「周娘子，這巴掌我先忍下，但從今以後不

要再碰我。」 

聽見她語帶警告，周娘子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不只她，所有人都因為秀妍的「反

常」而張大了嘴。 

那個文靜內向、唯唯諾諾的秀妍去哪兒了？ 

「元榮他糾纏我兩年，常常在沒人的時候吃我豆腐、佔我便宜，很多人都知道的。」

秀妍眼底迸出慍怒的光，「從前的事，我都不計較了，但從今天開始，我不會再

姑息。」 

周娘子向來是愛子護短的，哪能忍受秀妍在大家面前公開指控元榮，她像隻生氣

的母獸，恨不得將傷了她獸崽的秀妍生吞活剝。 

她怒視著秀妍，氣得聲線顫抖，「妳這小賤人！我今天一定要教訓妳！」 

此時，趙嫻跟支希鳳從屋裡走了出來，見所有人在院裡鬧哄哄地，不禁動氣，「這

是在做什麼？」 

周娘子見趙嫻來了，立刻向她告狀，「夫人，妳瞧瞧我家元榮被秀妍打的……」 

聽見她說秀妍打人，再看元榮那狼狽的模樣，趙嫻驚得瞪大了眼睛。 

支希鳳好奇地看著臉頰像被鬃刷刷過的元榮，再看著無畏不懼、一臉不在乎的秀

妍，不覺心裡一震。那是她認識的秀妍嗎？ 

「秀妍，真是妳？」趙嫻難以置信地問。 

「沒錯，是我。」她一口承認。 

「夫人，」周娘子搶著給她戴帽子安罪名，「她昨晚把元榮約出院外，對他上下

其手，元榮這孩子端正，拒絕了她，她竟惱羞將他打成這樣，妳給評評理啊！」 

看著周娘子臉不紅氣不喘的說謊唱大戲，秀妍也不急著辯解，只是用一種「我就

看妳要瘋多久」的眼神看著周娘子。 

「秀妍，真是如此？」趙嫻難以置信地看著她。 

對秀妍，她此時是愧疚多於疼惜的，老實說，她怕極了這件事被丈夫支開文知道，

昨兒還嚴正告誡所有人不得提起那件事。 

「夫人，當然不是。」秀妍無奈一笑。 

「妳還狡辯？」周娘子做賊喊抓賊，「妳已經不是清白的身子了，所以想賴著元

榮，是不是？」 

「周娘子哪裡知道我不是清白身子？再說，不是清白身子又如何？」秀妍冷然笑

視著她，「我這不是還活得好好的？要不是周娘子當時抱著我喊小姐，我又怎麼

會失去清白？」 

當日被馬匪擄去後，馬匪頭兒就想玷汙她，根本不顧慮她是要用來換錢的肉票，

在她反抗時失手將她勒斃，之後就將她隨意扔在一處山溝裡。 

是的，「卞秀妍」在那天就死了，如今的她是一個在術後死去卻藉著秀妍身體重

生的三十八歲女人—— 張崇真。 

重新活過來的她從山溝裡爬出來之後，便沿著唯一的一條府道前行以趕上支家的



馬車。 

她記得所有跟原主有關的事情，當然也記得周娘子是如何犧牲她以保全主子。支

家不是她的依靠，可在這全然陌生的世界裡，她除了先依附支家人，別無他法。 

幸而支家的馬車在馬匪劫掠時壞了而拖延行程，讓她在隔天的傍晚便趕上在茶亭

歇腳的他們。 

總之，原主這身子還是完璧，一點瑕疵都沒有，可她不需要向他們解釋，反正說

了他們也不信。 

聽著她這番話，趙嫻內心愧疚，退縮了。 

「算……算了，別再吵，要是給樓家人聽見了，那……」 

「怎麼了？一大早院裡就這麼熱鬧？」突然，金玉娘帶著婢女靈兒走進院子，身

後跟著一名高大威猛，英氣勃發的光頭男子。 

看見樓家主母來了，所有人都低下了臉，恭敬小心地站好。 

「姊姊？」趙嫻見她來，有點慌，「沒事的，就……」 

「原來昨晚在韓松園那兒吵架的男女在這院子裡……」突然，那光頭男人說話了。 

聽見有人撞見昨晚的事，秀妍立刻抬起臉來，望向那說話的男人，看著他，她像

是見到什麼異象般的瞪大眼睛。 

不會吧？這個高大的光頭男，曾經在她死前出現在她夢中。 

飽滿的天庭、兩道飛揚跋扈的濃眉、炯炯有神的雙眼、高挺的鼻、緊抿的雙唇、

平整的下巴、精實高大的身形，還有那道截斷左眉的疤痕……是的，雖在夢中驚

鴻一瞥，可她記得他的樣子跟特徵。 

當身著深藍色斜襟罩衫又光著一顆頭的他出現在她夢裡時，她還以為自己夢見了

什麼護法尊者還是金剛……喔不，這是什麼鬼故事？ 

「宇慶，」金玉娘疑惑地看著他，「你說什麼？」 

當金玉娘喚他一聲宇慶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他是樓宇慶，樓家第五代，如今當家樓學文唯一的孫兒及繼承者。 

趙嫻驚訝地看著眼前身材高大的光頭男子，不自覺地張大了嘴。她上次見到他的

時候，約莫是七年前在樓家的春宴上，那時他還是玉樹臨風，一頭烏絲垂肩，十

分的俊美，怎麼幾年不見，他已經變得像一匹野馬似的？ 

在趙嫻身後的支希鳳看著母親一心一意想把自己嫁給他，還特地找藉口回滋陽想

跟他親近的樓宇慶，露出了震驚又崩潰的表情。 

「宇慶，這是遠房的趙家姨母，還記得吧？」金玉娘問。 

他點頭，「還有印象……」說著，他向趙嫻欠了個身，但沒叫人。 

「那位是姨母的千金希鳳……」金玉娘續道：「姨母回老家省親，家裡塞不下，

娘就請她們在府裡住下了。」 

「應當的。」樓宇慶撇唇一笑，兩隻眼睛轉瞬便在秀妍的臉上定住，「昨晚把那

傢伙摁在地上打的就是妳吧？」 

迎上他灼亮的黑眸，她心頭一震。他看見了？ 

一聽樓宇慶這麼說，周娘子見獵心喜，「夫人，您瞧我家元榮沒冤枉她吧，樓家



少爺都看見了！」 

「我是都看見了。」樓宇慶唇角一勾，「也都聽見了。」 

「宇慶，究竟是怎麼回事？」金玉娘問。 

「昨兒我從兗州回來，正要回我院裡，卻在經過韓松園時聽見一對男女爭執的聲

音……」他眼底帶笑地看著秀妍，「妳這丫頭看起來文文弱弱，可是個狠戾的。」 

迎上他的眸光，她暗自抽了一口氣。 

在這種封建時期，沒有一個男人可以認可或接受一個女人反抗男人，甚至是攻擊

男人吧？他說她狠戾，應該不是褒獎她，而是指責她吧？ 

「可不是，瞧她把元榮弄成什麼樣了？」周娘子有了樓宇慶這個人證，再度張狂

起來，「夫人，您一定要為元榮做主。」 

樓宇慶聽周娘子說完，忽地哈哈大笑，惹得所有人都困惑地看著他。 

笑畢，他雙手交叉抱胸，一臉興味地看著周娘子，「這位大娘，令郎以言語羞辱

這位姑娘，還對她動手動腳，人家姑娘好說歹說勸他，他還不知收斂。」 

周娘子的臉垮了，元榮的臉也綠了。 

樓宇慶瞥了秀妍一記，哼笑著，「這位姑娘沒卸掉他膀子算是客氣了，大娘還想

要姨母給什麼公道？」 

這些話若是從別人口中說出，周娘子肯定還是不服的，可說話的是樓宇慶，她漲

紅著臉，氣都不敢吭一聲。 

樓宇慶為自己做證，秀妍忍不住屏住呼吸，用感激的眼神看著他。 

他曾在她夢中出現，她記得他那沉靜卻又熾熱的眼神，渾身上下充滿著正道的氣

息。 

當時，她剛在手術台上經歷了一場生死交關，還以為他是什麼觀音佛祖或是釋迦

牟尼派來守護她的尊者。 

而今，這活生生的護法尊者出現在她面前。這是真的嗎？還是……她其實還在夢

中？ 

周娘子讓樓宇慶給打了臉，羞愧至極又不能發怒，轉身瞪著元榮咒罵著，「你這

混蛋，為娘的臉面都讓你丟光了！還不走？」說著她便出手推他。 

元榮臉上無光，無以見人，頭一低，轉身便鑽回他的小房間去了。 

金玉娘笑嘆一口氣，「好了，沒事了，咱們到茶亭聚聚吧！」 

樓宇慶離去前，回頭瞥了秀妍一記，唇角勾起一抹讓她猜不出意含的微笑。 

 

 

「我不要啦，母親……您這根本是推女兒進火坑啊！」 

人在門外，秀妍就聽見支希鳳埋怨的聲音。 

「妳這孩子說的什麼話？什麼火坑？這要是傳進了妳姨母或是宇慶耳裡，妳還想

進樓家大門嗎？」趙嫻氣的。 

「誰想進樓家大門了，不都是母親您一頭熱嗎？」支希鳳抱怨地道，「今年春宴

時還讓我去討樓家老太爺的歡心，那老人家可真是……」 



「妳還敢提起樓家老太爺！」 

趙嫻氣得在她胳膊上擰了一把，疼得她哇哇叫。 

「母親，您這是做什麼啊？」 

「我讓妳去討老人家歡心，結果呢？妳居然說什麼狗，還說他上輩子是乞丐？」 

「肉都掉地上了，樓家老太爺還撿起來吃，不跟狗一樣嗎？」支希鳳理直氣壯，

「我只是說上輩子是乞丐才會捨不得一塊掉在地上的肉，又沒說他是乞丐！」 

「妳……我真被妳氣死了！」趙嫻拽著她，「我可告訴妳，妳在樓老太爺那邊是

討不到歡心了，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這次機會，懂嗎？」 

「不要。」支希鳳氣哭了，「您看那個樓宇慶是什麼樣子，剃了顆莫名其妙的大

光頭，又那麼高壯，您之前說他什麼玉樹臨風，根本騙人！」 

「這……我也幾年沒見他了，誰知道他現在會這樣……」趙嫻說著，轉口又道：

「光頭是怎麼了，又不礙事。宇慶是樓家單傳，二十七歲還未娶妻，樓老太爺這

才急著給他找媳婦，樓老太爺不喜歡妳無妨，只要宇慶喜歡妳，樓老太爺還是會

點頭的。」 

「不要，我不要啦！」支希鳳像個孩子般哭鬧著，「要我整天對著他，不如死了

算了！」 

「住口！妳真是越說越不像話了，不准再胡說！」 

趙嫻嚷完，只聽見繡凳翻倒的聲音，接著支希鳳便奪門而出了。 

一出門口，看見站在外面的秀妍，支希鳳一臉委屈，眼眶泛淚，還緊咬著嘴唇，

一副可憐的模樣。 

「希鳳……」秀妍想說什麼，卻又不知道從何說起。 

支希鳳鼻子抽了一下，扭頭就回自己的房裡。 

見狀，秀妍跟了過去。 

她們算是一起長大的，她被支家收養時支希鳳只六歲，兩人因為年紀相仿便也成

了伴。支希鳳從小嬌生慣養，父母寵著，哥哥讓著，對著一起長大的秀妍難免也

是會使點小脾氣。 

不過秀妍不覺委屈，她知道自己的身分及處境，若不是支開文收養了她，她恐怕

得像顆球似的被那些遠房親戚踢來踢去，更不可能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即使支

家待她不薄，她也沒敢忘了自己的身分，總是謹小慎微，戰戰兢兢。 

「希鳳，妳沒事吧？」秀妍站在門口，看著坐在床邊擦眼淚的女孩。 

支希鳳抽抽噎噎地，「怎麼會沒事，妳沒看見樓宇慶嗎？我才不想嫁給他呢！」 

看樣子支希鳳是真心不喜歡樓宇慶那樣的男子呢！ 

想起樓宇慶的樣子，想起他替她說話，她沉默了一下。 

為什麼他會出現在她的夢裡？ 

她曾經是一個事業有成，有自己的獸醫院的獸醫師，她擁有受人推崇的醫術、她

有精彩豐富的生活、她有房有車，經濟獨立且自主，她有個同是獸醫的男朋友—— 

曾經。 

雖然同為獸醫，還是同一所學校出身，但男友李家駿的成就卻遠不如她，他受聘



於她的獸醫院，領著她給的薪水，這一點李家駿的母親完全無法接受。 

他的母親是個傳統的女人，夫死從子，兒子是她的天，也是她的人生，而她無法

忍受兒子的女人在他之上，她認為李家駿無法出人頭地、發光發熱全是因為她鋒

芒太露。 

她跟李家駿的感情生活裡到處都是他母親的身影及聲音，讓她十分困擾且不耐。 

「那是我媽嘛！而且我們是孤兒寡母，她本來就比較沒有安全感，妳就別跟她計

較了。」李家駿總是這麼說。 

交往七年，他多次向她求婚，可她從來不曾動過跟他結婚的念頭。她完全不敢想

像往後的婚姻生活會是什麼恐怖故事。 

他在他母親的安排下去相親，而且偷偷地跟對方交往約會半年，她才輾轉從其他

同業口中聽聞此事。 

分手是她提的，她一點都不難過，也沒後悔。 

倒是大哥大嫂替她不值、為她抱屈，認為李家駿蹉跎她七年青春。 

但她覺得沒有誰蹉跎了誰的青春，虛擲了誰的光陰。她的七年是七年，他的七年

也是結結實實的七年，很公平。 

大嫂拉著她去拜月老，說李家駿那條線是棉線、不牢靠，得讓月老給她綁條鋼絲

才行。 

她記得那天去拜的月老坐落在一家老廟的偏殿裡，大嫂說那兒的月老靈驗，成就

了許多美好姻緣，可當她在有點昏暗的偏殿裡，第一眼看見那尊月老時，卻覺得

祂像是個喝醉酒的老頭子。 

「嫂，妳覺不覺得這尊月老好像喝醉了？」 

「別胡說，太沒禮貌了。」 

「妳看祂臉好紅，眼神還有點恍惚，老爸從前喝醉的時候也是這樣……」 

「唉唷！大小姐，我求妳別胡說八道了，快拜託月老給妳配個合適的男人吧！」 

於是，她在大嫂催促下跟月老許了個願—— 請給我一個自帶光芒、不怕我鋒芒

畢露的男人吧！ 

拜完月老的隔天，她在上班的時候突然昏倒，一檢查，醫生說她的腦袋裡長了瘤，

必須盡快安排手術。 

儘管手術有著風險，但她的手術是成功的，她醒來了，而且在她醒來之前還作了

一個奇怪的夢。 

「哥，我夢見一個穿著斜襟袍子的光頭男人，他好亮好亮……」她對守在床邊的

大哥張崇實說，「好像寺廟裡那種護法或是尊者什麼的，他全身都在發光。」 

她大哥說應該是她大嫂去幫她祈求手術成功平安，菩薩派了護法來守護著她吧！ 

她也是那麼想的，可是再醒過來的時候，她已經成了被丟棄在山溝裡的秀妍。 

她為什麼穿越在秀妍身上？她為什麼看見了那個出現在她夢中的光頭男人？難

道這一切是那個月老搞的事？ 

「妳在發什麼呆？」支希鳳看她神魂出竅，推了她一下。 

她回過神，搖搖頭，「沒什麼，我只是在想每件事發生都可能有他的原因。」 



支希鳳秀眉一擰，「妳在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不過……」她忖了一下，「或許那個樓宇慶是個不

錯的人也說不定。」 

支希鳳聽了，氣怒地道：「哪裡不錯？他明明是個大老粗，一看就知道是粗手粗

腳、不懂憐香惜玉的那種，興許只比屠夫好一些！而且他大我十來歲，我……我

不要！」 

「雖是大妳十來歲，不過也才二十七嘛，一點都不老。」她說。 

支希鳳眉心一皺，兩隻任性的眼睛瞪著她，「妳覺得他不老，那妳嫁給他啊！」 

「……」秀妍一愣，懵了。 

 

 

秀妍是被自己饑腸轆轆的聲音吵醒的。 

周娘子與趙嫻有幾十年主僕情誼，亦是趙嫻倚重之人，在後院及人事的管理上她

幾乎是可以不經過趙嫻便可自行做出決策的。 

為了給秀妍教訓，她讓人將她的晚膳給倒了，光明正大的欺壓她、糟蹋她。 

秀妍一點都不意外，連買進誰或發賣誰這種事都能決定的周娘子，要餓她個一兩

頓飯有什麼難。 

她坐在床上，摸著自己扁扁的肚子，實在是餓得慌。 

這院子裡沒吃食，但樓府的廚房應該有些剩菜剩飯吧？幸運的話，搞不好能討到

肉包子或大餅什麼的。 

忖著，她穿好衣服跟繡鞋，輕手輕腳地走出房間，離開院子。 

她記得給她們送膳的家僕說過樓府的廚房在西翼最底，於是她朝著西翼而去。 

穿過一處庭院時，遠遠地看見茶亭裡有人，還聞到隱隱約約的烤肉味，她趨近一

看，在這深更半夜於茶亭裡吃肉的居然是樓宇慶。 

就在她思忖著是該繞道過去還是打消念頭回房間睡覺之時，眼力極佳的樓宇慶發

現她了——  

「欸！」他喚了她。 

她頓了一下，遲疑地看著他。 

對他，她的心情有點複雜，他是出現在她夢裡的人，卻也是如今活生生出現在她

眼前的人。 

「過來。」樓宇慶語氣平和，但有點像是在對她下指令。 

她不習慣被下指令，可他是樓家的少爺，又是白天裡幫過她的人，她沒有說不的

道理，於是朝著茶亭走去。 

一靠近，她便發現他不是一個人在這裡，還有一條大黑狗，大黑狗一看陌生人靠

近便警覺地盯著她。 

「牠叫什麼名字？」她問。 

「來福。」他說。 

來福？還真是復古的名字。她經營動物醫院那麼多年，用「福」或「財」當名字



的貓狗已經幾乎沒有了。 

這些年流行用日文跟英文幫寵物取名字，還有不少飼主會取一些無厘頭的搞怪名

字。 

「來福，」她蹲低，用輕柔的聲音對著那條警戒心極強的大黑狗說話，「我是秀

妍，你好。」 

說著，她伸出手，手心向下，手背朝上地靠近了牠。 

「來福不喜歡陌生人。」他說。 

這時，來福嗅聞著她的手背，她繼續對牠說話。 

「你是男孩還是女孩？」 

來福抬眼看著她，又嗅聞著，她慢慢地翻掌朝上，用指頭輕搔牠的嘴邊肉及下巴。 

來福沒有抗拒，反而將頭一歪，像是要她再使勁一點兒抓牠的臉頰，當她加強力

道，牠的頭越來越偏，然後側躺在地，舒服地伸長四條腿。 

當牠一側躺伸腿，她便看見牠的性徵。 

「原來你是男子漢呀！」說著，她揉了揉牠的胸口，發現牠有點喘，胸腔也有些

大，她快速翻了一下牠的腮幫子，研判牠是一條超過八歲的老狗了。 

「來福超過八歲了吧？」她問。 

樓宇慶有點訝異地看著她，「想不到妳還挺懂的。」 

「我喜歡動物。」她說，「牠們比人簡單多了。」 

聞言，樓宇慶先是微訝，然後撇唇一笑，「人確實複雜多了，例如妳。」 

她抬起眼，疑惑地看著他。 

「把一個年輕男人摁在地上打的妳，居然對一條狗如此溫柔，這還不複雜嗎？」

他促狹地說道。 

「人做了欠揍的事，是真的該揍，可狗做了欠揍的事，卻可以原諒，因為牠們太

可愛了。」說著，她雙手並用地按摩著來福的脖子，教牠舒服得翻開肚子、抬起

後腳。 

就在這時，她的肚子傳來咕嚕咕嚕的聲音。她尷尬地抬眼看他，而他正興味地笑

視著她。 

「餓了？」他問。 

「嗯。」她坦率地，「我得罪了周娘子，餓個兩頓也是正常。」 

他唇角一勾，「一起吃吧！」說著，他抓起一根香噴噴的烤肉串遞給她。 

看著那油滋滋又香噴噴的烤肉串，她吞了一口唾液，兩眼發亮，「真的可以？」 

「吃吧，多著呢。」他笑容爽朗。 

「那我不客氣了。」她說著，一把接過肉串便吃了起來，一臉滿足。 

「吃慢一點，還有很多。」怕她噎著，他邊遞給她肉串邊提醒著她。 

接過肉串，她爽脆大氣地咬著，「好香，這上頭的醬可真是夠味。」 

「那可是廚子老劉的獨門配方，不外傳的。」他說，「妳吃慢些，要是噎著，我

可沒水讓妳喝。」 

她瞥著他面前那一大壺酒，語帶試探地，「那是……什麼酒？」 



「雲門春。」他說。 

雲門春？好雅的名字。話說回來，她好久沒喝到酒了呢！ 

她其實是個愛喝酒的人，每天睡前都會喝一點酒以放鬆身心，但自從腦袋瓜裡長

東西後就沒再沾過一滴酒了。 

看見她眼底那藏都藏不住的「渴望」，樓宇慶覺得新奇。「魯酒香濃醇厚，妳要試

試嗎？」 

聞言，她眼睛發亮，想都不想地說：「好啊！」 

「別喝多，先啜一口。」他倒了一小杯的雲門春給她。 

她小心翼翼地接過杯子，啜了一口，品味了一下。 

啊，真是好酒！ 

一口接著一口地，她將杯子裡的酒喝光了，然後一臉滿意，「真好喝。」 

樓宇慶真沒見過這麼有趣的姑娘，不覺細細打量著她，「還要嗎？」 

她將杯子遞給他，「麻煩少爺了，謝謝。」 

他又幫她倒了一杯酒，然後好奇地看著她，她一口酒一口肉，豪爽得像是個男人

似的，不一會兒，她那白皙的臉頰已經紅通通的了。 

「別喝太凶，會醉的。」 

「我酒量還不錯。」她自誇著，「一個人可以喝掉半瓶威士忌。」 

「威士忌？」他微頓，疑惑地，「那是什麼？」 

「那是……」糟了，她喝得太開心，一時之間忘了自己身處何地，「是一種酒。」 

「哪兒買得到？」愛酒的他一臉認真地詢問著。 

「那個……買不到。」她實在不知道怎麼跟他解釋，只好胡謅，「是一種土酒，

人家送的。」 

「我這麼懂酒的人，還真沒聽過威士忌，看來跟魯酒一樣，自個兒喝都不夠，也

沒多少能賣的。」說著，他剝了一塊肉給腳邊的來福吃。 

來福一口吞下，又急著要，他正要再給牠一塊，秀妍出聲制止——  

「慢著！」她突然一臉嚴肅地大喊，甚至出手擋他。 

看著她神情嚴肅，彷彿他做錯了什麼似的，他一頓，「怎麼了？」 

她語帶質問，「少爺你怎麼可以給牠吃這種東西？」 

樓宇慶愣住，「這種東西？」 

怎麼她說得像是他餵來福吃了毒藥似的？ 

「少爺知道重油重鹹的食物對狗的身體有很不好的影響嗎？更何況牠還是條老

狗了。」她目光凝肅，「你這是在害牠。」 

迎上她那嚴肅的、指摘的眸光，他不自覺地倒抽了一口氣。 

「高油脂跟調味醬料都會傷害犬隻的健康，造成心及腎的危害。」她有點氣惱，

「這不是愛牠，是害牠。」 

遭到她的指責，他沒有惱羞成怒，瞧她說得振振有詞、頭頭是道，好似對犬隻有

著別人所沒有的了解，他反倒對她好奇起來。 

她抓著來福稍作觸診及檢查，手法快速且熟練。 



「牠是不是會咳嗽，尤其是清晨及夜晚特別明顯？」她又問，「興奮或是走動後

會喘，就算是在休息或靜止狀態下也偶爾會急促或用力呼吸喘息，對吧？」 

聽見她如此果斷又精準的剖析，他怔住，驚疑地看著她，她說的那些徵狀，來福

都有。 

「妳怎麼懂得這些事的？」他問。 

「因為我是專業的獸—— 」她及時地吞下自己差點脫口而出的話。 

她怎麼能跟他說這是她的專業？再說，古代稱呼為動物治病的醫生是馬醫，並不

是什麼獸醫。 

「我想當馬醫！這是我的志向跟夢想！」為免顯得可疑，她速速改口。 

「妳想當……馬醫？」他用不可思議的眼神看著她，「妳一個乾乾淨淨的姑娘家，

理當嫁個好人家，相夫教子，安穩一生，為什麼想從事馬醫這樣的活兒？」 

聞言，她頓時沉默地看著他。 

在古代，馬醫的地位是無法跟崇高二字沾上一點邊的，可他是個育馬的，應該理

解馬醫的存在有多麼必要及重要。 

馬醫這樣的活兒？怎麼聽起來沒半點兒尊重？ 

她不至於感到惱怒，可聽著也不怎麼舒服。 

於是，她起身，話聲有點冷淡，「謝謝你的烤肉串，告辭了。」說罷，她轉過身

子，像陣風似的離去。 

看著突然拂袖而去的她，腦袋簡單的樓宇慶懵了。 

他抓抓後腦杓，納悶地問著來福，「你說她……是不是在生氣？」 

來福抬眼嗚了一聲，那表情及眼神像是在說「老子也不知道呢」。 

 


